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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的 代 价

漫画：程 璨

冯嘉美（20岁）
武汉晴川学院学生

姑姑退休后常去文化宫里看人家跳舞

唱歌，她尤其爱每月的 14 日，因为会有

话剧表演。

我说，他们演来演去无非就是那几个

经典的悲情本，演繁漪的阿姨估计都把泪

哭干了。

姑姑说，除非她死，她泪才干。

后来，在一个 14 日，姑姑没有去文化

宫，她说，演繁涟的人果真把泪哭干了。

那个阿姨姓连，年轻时从北方来此，

听说本来是为看看远嫁的亲戚，没想到将

心落在一个本地人身上，便再没有向北方

回望了。

我想她是多爱她的丈夫。

连阿姨的丈夫是位剧作家，他们才相

识的那会儿丈夫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就

靠给三流杂志社投稿来维持生计。

连阿姨呢，是位永远心存梦想的“少

女”。她听她丈夫说，他会用作品让她站

上省剧院的舞台。

我听到此处连忙摇头，糊涂。

但没想到，丈夫的剧获了奖，要登台

巡演，还有投资方想要拍成微电影。

连阿姨那时已经有了两个小孩，她从

生活的柴米油盐里猛然抬头，去找她丈夫

兑现诺言。

丈夫应允了，和一群所谓业内大佬并

坐在观众席上，看连阿姨试戏。

她 只 有 一 句 台 词 ：“ 锁 都 找 不 到 在

哪儿？我怎么找钥匙？”

我觉得十分荒唐。

连阿姨也是如此认为，她没办法从这

句“来路不明”和看不清情感的词里找到

她的表演，毫无疑问她失败了。

自此，连阿姨专心照顾家庭，对表演

的 想 法 好 像 如 乍 现 的 火 光 ， 只 听 得 响 ，

然 后 消 散 干 净 。 我 以 为 会 有 什 么 出 奇 的

情 节 ， 但 没 有 。 她 的 丈 夫 很 本 分 地 做 自

己 的 工 作 ， 却 再 也 不 过 问 连 阿姨暗暗跳

动的心。

日复一日，日日如一日。

在极其平常的冬天里，连阿姨的丈夫

突发心脏病去世，她孤身一人后进了文化

宫，这里有志趣相投的人。

姑姑形容她表演的那股劲，狠得不忍

心看，一把年纪又跪又摔，换作别人早就

七零八落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架着她。

我听到此处要改口了，她爱的不是丈

夫，是埋在心里的梦，像打十年的坐，锤

百年的铁，怎么放得下。

“她为什么死？”我问。

姑 姑 瞳 孔 颤 了 颤 ， 凑 在 我 耳 旁 说 ：

“听人说，她丈夫发病前给她打电话，她

却因为看社区里的人演戏而漏接了。”

姑姑又补充，文化宫要被拆除了。

我忽然明白为 什 么 她 总 爱 演 那 些 尽

在 为 他 人 泪 的 角 色 ， 她 是 想 把 十 几 年 的

梦 与 憾 哭 给 世 人 看 ， 用 各 样 角 色 的 悲 去

麻木自己。

听她虔诚赎罪的庙宇崩塌，她成无人

打捞的失事沉船。

当人不再做梦，心也不会跳了。

我猜连阿姨或许全名叫连漪，和她演

的繁漪一样，最后疯魔，命运如暴雨打在

地 上 晕 开 的 圈 圈 涟 漪 ， 她 看 不 清 也 分 不

清，哪个圈是她。

年轻的她用勇气孤注一掷，她想，爱

什 么 便 成 为 什 么 。 可 是 她 的 爱 有 些 盲 目

了，像她试戏所说的词暗示的那样，她连

锁都找不到，怎么找得到钥匙？

世间万物明码标价，她也为自己的爱

付出了“代价”。

我在很长 一 段 时 间 里 又 在 思 考 ， 连

阿 姨 到 底 爱 谁 ？ 她 的 丈 夫 还 是 她 自 己 的

梦想？

可是答案无从考证。

文化宫被炸毁的那天，姑姑从话剧社

的 团 长 那 里 领 到 一 个 奖 ， 是 表 彰 连 阿 姨

的，她被评为年度最佳演员。

“太可惜哩，小连知道就好了，她回

头和家里说起来不得开心死。”姑姑话里

满是遗憾。

可能连阿姨爱的，是回不去的故乡。

她或许当年是要争一份骄傲，但她也

为固执与不甘心的爱付出了代价。

我问姑姑我会像连阿姨那样吗？

姑姑说，天地规律有舍有得，但如何

衡量“代价”的度，那把秤在于我。

世间有无数个连阿姨，大多可能没有

她那般执拗，意难平后就不再追究了。

爱本就是动词，肯定要消耗什么，至

于如何标价，自在人心。

爱，本就是动词（小说）

爱一个人要付出多少？你为她 （他） 的付出背后
有怎样的故事？不管是爱情，还是父爱、母爱、友
爱，每一份为你付出的爱，你可曾珍惜？

欢迎把你的文学作品发给“五月”（v_zhou@sina.
com） ,与“五月”一起成长。扫码可阅读 《中国青年
作家报》 电子版、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那里
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

余 湘（23岁）
上饶师范学院学生

2017 年，3 月的最后一天。我在妈妈

口中，确认了你的存在。妈妈说，这就是

命，语气又幸福又惆怅。谁能想到呢？在

妈妈尚且平坦的肚子里，有个小生命在悄

无声息地长大。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

写：生命中的所有美好，我都愿意和你分

享。是期许也是承诺。入睡时，我想象着

你的样子，模模糊糊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好

梦，梦里有人奶声奶气喊我“姐姐”。

随着妈妈的肚子一天天变大，我意识

到 自 己 也 在 悄 悄 改 变 。 我 更 加 努 力 地 念

书，三更灯火五更鸡，一心想考一个好大

学；更加体谅妈妈，收起青春期那些无谓

的锋芒，有空就帮忙做家务。长大似乎是

一 瞬 间 的 事 情 ， 我 开 始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成

熟，不再沉溺于青春期梦幻般的怀想，学

着做好眼前的事：弄懂一道数学题；作业

写完了帮忙拖地；还剩一点零花钱，给妈

妈买一个小蛋糕。

是的，你大概不会明白，我在学着如何

做一个姐姐。“姐姐”这个称呼对我来说并

不陌生。因为我还有一个小我两岁的弟弟，

遗憾的是，我和 弟 弟 从 小 不 在 一 起 长 大 ，

相处起来有些隔阂。我希望这样的遗憾不

会 再 有 ，虽 然 隔 着近 20 年的距离，但血脉

相连的我们足以跨过年龄的鸿沟。

9 月，是收获的季节。在这个 9 月，你

毫无预兆地出生了。上天垂怜，你和妈妈

都 平 安 无 事 。 不 过 直 到 在 医 院 亲 眼 看 见

你，我才把担心焦虑抛诸脑后，一颗心落

到了实处。

你全身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了

头和一只小手。以前听老师说，小孩子刚

生下来都是不好 看 的 ， 我 看 着 你 ， 觉 得

老 师 说 的 并 不 一 定 都 对 。 你 躺 在 妈 妈 身

边 睡 着 了 ， 小 小 的 脑 袋 歪 着 ， 眼 睛 紧

闭 ， 脸 红 红 的 ， 一 只手握成小拳头，像

树上的蓓蕾，也像初生的嫩芽，是一切希

望的开始。

我问妈妈，你为什么那么小？妈妈笑

着说，刚出生都是这么小。可是我还是觉

得 你 小 得 不 可 思 议 ， 小 脸 还 不 如 我 巴 掌

大。我看了又看，想把你小小的样子刻入

脑海。我已经能够预想到以后漫长的岁月

中，你一点点长大的样子。你会如何叫我

“姐姐”呢？唤一句“姐姐”，两个字轻拿

轻放，像一片云，缓缓降落在了心上。一

想到这些，我的内心就被巨大的幸福感充

盈着。我靠近你，听到你的呼吸，呼哧呼

哧的，有些急促。我想亲亲你，但你睡得

很熟，怕吵醒你，就只是拿自己的大拳头

碰了碰你的小拳头，默念道：欢迎你，来

到这个世界呀。

从四口之家到五口之家，喜悦并没有

持续下去。我渐渐明白，“姐姐”这两个

字不只是一句如云朵般的呼唤，云朵背后

承载着的重量，无法计算。

你还那么小，万事都需要照顾。还不

会走路时，整天就是吃奶和睡觉，你睡不

安稳，必须要有人一直抱着，一旦放你到

床上，马上像触动了什么开关，惊天动地的

哭声随之而来。没办法，只能抱着。妈妈抱

累 了 就 换 我 抱 ，你 一 点 也 不 重 ，但 一 直 抱

着，难免手臂酸涩。那时我总想着，你再长

大一点，会走路、会说话就好了。殊不知，等

你会走路了，更是闹得家里鸡飞狗跳。家里

各处都散落着你的玩具，每天都能听到你

的哭闹声，交织着妈妈的呵斥声。

刚出生时的美好幻想碎成一地，你的

确如期长大，但我并不如想象中幸福。一

句“姐姐”的重量，远比想象中沉重。我

要 忍 受 自 己 来 之 不 易 的 独 处 时 间 被 你 打

扰，原谅你把我珍藏的书本撕得稀烂，还

要耐心十足地追着你，把一碗饭喂完⋯⋯

这些琐碎的小事让我感到疲惫，更心疼的

是妈妈，她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你。

妈妈好像就是这样变老的，在吱呀吱呀的

缝纫机声中，在无尽头的家务里。

有时候会想，如果没有你，我是不是

会活得更轻松一点？我不必考虑把自己喜

欢的专业换成稳妥的师范专业，不必省吃

俭用为你买零食，不必把难得的假期“浪

费”在你身上。回过头看，其实没有人要

求我这样做，这也不是做姐姐的义务，但

我就是忍不住想到未来，等你长大，父母

年迈，我总是要出一份力的。这不存在牺

牲，也不苛求回报，不过因为你喊我一句

“姐姐”，而我们是家人啊。

当然，那个念头只在对你感到崩溃时

出现。大多数时候，我总是幸福的。在你

第一次咿咿呀呀喊我“姐姐”的时候，在

你把心爱的零食特地留给我的时候，在每

一 次 你 乖 乖 地 按 时 吃 完 饭 的 时 候 。 对 于

你，我偶尔感到崩溃，时时觉得治愈。

就在前几个月，我的考研成绩出来，

分 数 比 较 低 ， 加 上 考 驾 照 失 败 ， 心 情 低

落，就想自己静一静。你屁颠屁颠过来，

要我给你洗脸洗脚，还要我哄你睡觉。我

极不耐烦地帮你洗好脸，陪你洗脚。洗脚

时你故意把水溅得到处都是，见我惊呼就

哈哈大笑，玩得更起劲。溅到脸上的洗脚

水是压倒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怒气十

足 地 吼 ：“ 你 要 玩 到 什 么 时 候！” 情 绪 爆

发，我忍不住流下眼泪。

笑声戛然而止，你蔫蔫地低下头，很

小声说，对不起，不 要 生 气 。 我 赶 紧 放

低 声 音 解 释 ， 不 是 在 生 你 的 气 ， 是 生 姐

姐 自 己 的 气 。 说 着 说 着 ， 又 滚 落 下 眼

泪 。 你 看 着 我 ， 还 洗 着 脚 ， 突 然 站 起

来 ， 用 你 小 小 的 手 抱 了 抱 我 ， 如 同 很 多

次 ， 你 摔 跤 哭 泣 时 我 将 你 抱 在 怀 里 。 我

闻 到 你 头 发 上 肥 皂 的 清 香 ， 你 的 身 体 热

乎 乎 的 ， 像 个 小 太 阳 ， 我 感 受 到 了 你 的

安 慰 和 传 递过来的能量。你说，姐姐很

厉害，姐姐考得上。

我的眼泪掉得更凶了，那种幸福感再

次充满了我的内心。哎呀，那个小小的蓓

蕾开花了，嫩芽儿也开始长大啦！

一句“姐姐”的重量

王子怡（24岁）
东北师范大学学生

走过贴满小广告的楼道爬到六楼，素

霞已是气喘吁吁。她将手中的快递放到脚

下，掏出钥匙打开自家的房门。窗外的绿

树与阳光反衬着房间的破旧与灰暗，林西

正躺在沙发上和男朋友聊天。

“下班了，你的快递取回来了。”素霞

将 快 递 消 毒 后 拿 给 林 西 ， 林 西 没 有 接 。

“这是给你买的，今天母亲节。”母亲节快

乐这句话终究是没说出口。

这是林西工作以后第一次给素霞买东

西。起因是同事朵朵说她每个节日都送父

母礼物，工作后每个月主动转给他们一半

的工资。林西听后发现自己从未给素霞买

过礼物，工作后的工资都是自己挥霍，内

心有些愧疚，给素霞从网上买了一身衣服

和一双鞋子。

素霞听到林西的话惊讶地拆开看了，

是一身运动装和一双运动鞋。素霞到镜子

前 试 衣 服 ， 颜 色 有 些 老 气 但 还 是 很 合 身

的。“你这孩子怎么乱花钱，我衣服够穿

呢，不用给我买。”

傍晚室内灰暗，林西没看见镜子里素

霞的脸上满是欣慰。她听见素霞的话感到

自己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两件加起来

也不到二百块呢，怎么就乱花钱了！以后

什么都不给你买了。再说我花的我自己工

资，又没花你的钱。”

钱是个敏感字眼，林西从小到大最反

感素霞限制自己花钱，她还记得初中时她

看中了一条裙子，怎么央求素霞她都不给

自己买。她在心里记恨她，埋怨她为什么

没有给自己和同龄人一样的生活。她整个

青春都在自卑和羡慕别人中度过，她羡慕

同学们有很多好看的衣服，羡慕她们过生

日时能吃到生日蛋糕。到了大学，面对喜

欢的人她不敢接近，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素霞没能给自己提供好

的生活条件，一直舍不得给自己花钱。

林西工作以后理直气壮地安排着自己

的工资：高档化妆品、名牌衣服、特色美

食、外出旅游。她从未想过用赚的钱给素

霞花，素霞也总是告诉她自己的钱够用。

晚饭后，林西放下手机突然说：“我

准备辞职去广州和陈翔结婚。”正在收拾

碗筷的素霞怔住了，夕阳将最后一抹金黄

打在她的侧脸上，一半光明一半黑暗，像

是一座未完成的雕塑，“广州太远了，我

不同意。”

“ 这 都 什 么 年 代 了 ， 距 离 还 是 问 题 ！

他对我比你还好，他舍得给我花钱，给我

买了很多裙子，我整个衣柜的衣服都是他

买的。”

素霞的脸上写满悲伤，“几件衣服就

能把你收买了，你从小到大我给你买了多

少衣服？他舍得给你花钱，从你出生到现

在花了多少钱你怎么不算算。”

“养一个孩子能花多少钱？你也没给

我过花多少钱，我初中时候想让你给我买

条裙子你都不给我买。”

“那时候你爸生病了家里吃饭都是问

题，我拿什么给你买裙子？你爸没了，我

一个人供你念书供你吃喝，什么时候让你

饿着过？”

素霞的语气生气又委屈，她叹了口气

走出房间。林西望着她渐渐苍老的背影，

内心有些触动。窗外夕阳已经消失，黑色

如幕布遮盖了整个天空，没有拉灯的房间

黑漆漆的。

第 二 天 素 霞 就 同 意 了 女 儿 的 婚 事 ，

但 她 向 男 方 家 庭 要 了 很 多 彩 礼 ， 未 来 公

婆 颇 有 微 词 。 林 西 想 素 霞 那 么 痛快就答

应自己结婚，原来不是为自己考虑，是为

了钱。林西赌气没有让她参加在广州举办

的婚礼。

婚后没几天，素霞就病了，因为疫情

林西不能回去探望，丈夫提议给妈妈打些

钱。“她手里不是还有彩礼钱吗？那么多

钱还不够花？”“你误会妈了，她一直不让

我告诉你，我去你家接你那天，妈把那张

银行卡又塞给我，她说你远嫁她不放心，

要这么多钱是想看看我们家对你的态度，

她只想让你幸福⋯⋯”

一年后林西也当了妈妈，经历生育之

痛养育之累，看着怀里无限依赖自己的女

儿，她理解了素霞，开始想念素霞。

林 西 和 素 霞 视 频 ， 发 现 妈 妈 眼 角 有

泪 ， 忙 问 妈 妈 怎 么 了 。 妈 妈 说 ，“ 没 什

么，我在参加你叔家妹妹婚礼，想起你结

婚时候从家里走得匆忙，我没去现场，妈

妈心里觉得亏欠你。”

婚礼现场，林西通过视频看到妈妈穿

的是自己给她买的那身运动服，和婚宴的

气氛格格不入。身边妆容精致的阿姨们都

投来好奇的目光，问她怎么穿了运动服，

妈妈骄傲的语气透过视频传过来，“这是

我女儿给我买的衣服。”

林西的眼泪落了下来。

曾以为最亏欠自己的人，实际上是自

己最亏欠的人。

爱的亏欠（小说）
孙元熊（23岁）
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学生

2020 年 的 春 天 注 定 难 以 忘 却 ， 回 想

起那段居家防疫的日子，每日与母亲的相

处让我更加体会到母爱常驻心间。忍不住

静而思之，忆起往事。

从我知事的年岁开始，母亲的身影就

一直忙碌于厨房、庭院、田野，每一处都

有 她 留 下 的 脚 印 和 汗 水 。 我 永 远 不 会 忘

记，那些在柴米油盐中寻找希望的点滴，

那些无言的酸楚，某个瞬间，便会变成一

个缩影。她的生活，仿佛被时间禁锢，日

复一日地循环，不知疲倦。长大后，我开

始模仿母亲背起生活的行囊，在多种角色

的转换中，褪去往昔的稚嫩。然而，母亲

一直都是母亲，忙碌的场地没有变，早起

晚睡的习惯没有变，只是，很快弯了腰，

白了发。

天色微明，鸡鸣打破了村庄原有的安

详、静谧，青色屋顶上的炊烟袅袅升起。

厨房里又传出熟悉而温暖的声音，我被一

阵香醇的气味熏醒。大约七点钟，阵阵脚

步声在耳畔回响，早起，是母亲的习惯。

她轻轻推开房间的门，手中端着一杯热气

腾 腾 的 牛 奶 ， 放 在 桌 上 ：“ 记 得 吃 早 餐，

我去地里干活儿了！”母亲悄然掩门而去

后，我走进厨房，电饭煲里的馒头和鸡蛋

正冒着热气儿，电壶中的热水也已灌满，

向我源源不断地输送爱的能量。

在网课完成后的闲暇之余，我前往地

里探望母亲，顺便带些吃的。她已经锄了

六 七 垄 ， 脸 上 的 汗 珠 在 流 淌 ， 衣 服 湿 透

了 。 趁 母 亲 休 息 时 ， 我 接 过 她 手 中 的 锄

头 ， 一 股 蛮 劲 儿 地 向 前 刨 。 也 就 十 多 分

钟，双手开始酸痛，体力明显不如以前，

望 着 广 阔 无 垠 的 地 面 ， 眼 前 闪 现 一 道 光

晕，昏沉之感瞬间弥漫全身。母亲察觉了

异 样 ， 跑 过 来 用 毛 巾 擦 拭 我 额 头 上 的 汗

珠，一副心疼的模样⋯⋯

作为一名农家子弟，我深知种地是生

存的根本，也相信汗水扑溅泥土，孕育着

丰收的喜悦。眼前这 个 身 材 矮 小 、 日 渐

消 瘦 ， 没 有 进 过 一 天 学 校 的 女 人 ， 用 一

生 的 辛 勤 劳 动 ， 抚 育 子 女 读 书 是 多 么 不

容 易 。 这 一 刻 ， 我 恍 然 明 白 ，母亲肩上

扛着的是关于我长大的梦，这场梦，柔爱

之中见坚强。

随着开学的日子临近，母亲将我闲置

不用的物品装进行李箱，反复清点，生怕

遗 漏 了 什 么 。 不 一 会 儿 ， 箱 子 塞 得 鼓 鼓

的 ， 还 多 了 个 装 满 家 乡 特 产 的 手 提 袋 。

母 亲 “ 宁 可 多 带 ， 不 能 浪 费 ” 的 生 活 风

格 仍 然 没 有 改 变 。 小 时 候 ， 因 为 不 懂 世

间 冷 暖 ， 常 常 埋 怨 母 亲 让 我 携 带很多东

西，大到床单被褥，小到毛巾牙刷，母亲

都舍不得丢弃，常常叮嘱“多带点，万一

以后要用到呢！”如今的我渐渐明白了母

亲的用意，在她眼中，我永远是需要被照

顾的孩子。

临行前，我直视着母亲，她眼角的皱

纹越来越长，黑发中又增添了几许白发。

都说岁月是把锋利的雕刻刀，母亲愈发苍

老的面容正是这最好的解答，它不断提醒

我——母亲已不再年轻了。我心头一颤，

没想到刹那芳华之间，我和母亲竟走了两

条截然不同的路，这样的现实让我不知所

措，更让我无比辛酸。

拐角处，母亲定住了，噙着眼泪说：

“路上小心点，到学校回电话。”我转身紧

拥母亲，用力点了点头。走在村间的小路

上，我无数次看 见 母 亲 挥 手 作 别 时 的 情

景 ， 压 抑 不 住 的 泪 水 瞬 间 落 下 。 沉 默

中 ， 在 缓 缓 行 驶 的 列车上，母亲的身影

渐行渐远。

今 夜 ， 月 色 如 水 ， 如 母 亲 手 中 的 掌

纹，圈画着她一生的柔情美丽，纹中烙刻

血缘的印记，让我与母亲的距离更贴近，

让爱常驻心间。

母亲肩上扛着的梦

秦雅洁（23岁）
安徽师范大学学生

衣柜里挂着一条深蓝底的白碎花吊带

裙，那是我去年夏天快开学时买的。拿到

手试穿后发现肩带长了些，胸腰也需要收

一收。每遇到这种情况，我总会第一时间

给外婆打电话。

我这习惯是从妈妈那里学来的。家里

几个碎花枕套，几乎每个都留着外婆打的

烙印。这些枕套用了小二十年，虽然时间

长了，但是胜在软和，加上没有大坏。但

到底是时间久了，不时地总会冒出些小破

洞，洞沿还有一丝丝的须。我还打趣过这

个洞的情形和 《红楼梦》 里金雀裘破的样

子不能说十分像，也有七八分相似了。神

奇 的 事 总 会 发 生 ， 每 次 让 外 婆 缝 过 后 再

看，即使眼尖如妈妈，有时也找不出外婆

把针脚都藏在了哪儿。

记得小学那会儿，学校要求每个同学

套桌套。开学初老师挨个把桌套发到我们

手 里 ， 至 于 是 怎 样 发 的 、 嘱 咐 怎 么 使 用

的、如何拿回家的，我是一概都忘记的，

但记忆中却有一段画面非常清晰，便是外

婆为我在桌套左下角缝名字和梅花。

阳台上外婆背着窗户坐在木凳上，下

午四点多的阳光透过纱窗和玻璃，点点斑

斑地靠在外婆肩头和臂膀，也洒入她膝上

的浅蓝色桌套。她的手在针线筒里徘徊许

久 ： 丝 线 细 ， 时 间 长 了 容 易 断 ； 棉 线 结

实，但写字可能硌着左手肘；红色醒目，

但缝名字不吉利；蓝色呢，又和桌布颜色

相同，不显色⋯⋯外婆一手拿着鹅黄色线

筒，一手拿着草绿色线筒摆在桌套前端详

了许久。最后，她左手拿着针，右手捏着

刚 穿 进 的 鹅 黄 色 丝 线 ， 朝 我 微 微 扬 了 一

扬，认真叮嘱一句“有断的就拿回来，外

婆再给你缝”。小时候我是闲不住的，一

边提着要小红花的要求，一边就想跑出门

和大院的伙伴玩一圈。再回家时，桌套已

叠成四折，整整齐齐地摆在茶几上了。折

到最上面的那面，在我预料到的名字旁，

没看到一朵小红花，却多出了一朵花瓣花

蕊齐全的蜡梅。

小学毕业时，这个用了六年的桌套上

添 了 一 道 又 一 道 洗 不 掉 的 铅 笔 印 、 钢 笔

印，还有因为钢笔尖不小心碰在桌套上而

氤氲开的一朵朵墨蓝色“小梅花”，它们

或浅或深、或大或小，和左下角那朵还是

很新的鹅黄色梅花相映成趣。这细细碎碎

的花儿们聚成一团，总会唤起我更先前的

那段记忆。

改好的裙子寄到学校，我试了试，全

都刚刚好，又站在镜子前拍了照片发给外

婆。“真洋气，我就讲一毫都没记错。”外

婆是这么回我的。

看裙子上一朵朵连缀着的碎花，就好

像在翻阅一本旧相簿。幼时外婆哄我睡觉

时总要念叨，自己念书时功课门门都是 5
分，立志长大要当医生，因为各种原因最

后没有念成大学，也自然没有当成医生。

后来她自己学会了宽心，说当裁缝，也算

靠手吃饭。再后来，外婆看到我上师范大

学，就更加宽心了，“婆婆好像自己上了

大学那样欢喜”。

那一朵朵细细小小的花承载着记忆与

经历，陪伴外婆走过湖南、安徽各地。小

碎 花 一 个 个 串 联 起 来 ， 伴 着 缝 纫 机 大 连

杆 、 针 杆 和 钩 梭 上 下 联 动 发 出 的 吱 喳 声

响，那一帧帧影像，仿佛都在为外婆的人

生造像，在诉说着外婆一生的同时，仿佛

也在缓缓诉说这七十多年的时代故事。

碎花缝纫曲

资若铭（26岁）
湖南省衡南县第二中学教师

立夏之后
绿意浓过一分，温度上升2℃
校园大道的树荫下
学生嘴角渐渐上扬
他们的笑脸，是世间美好的风景线
是单纯与繁杂的分界线
也是我日渐增高的发际线

五月阳光正好
用他们奔跑的脚步谱一支歌
歌名就叫青春
自导自演
背景已准备好，浓烈的夏天花红柳绿
正是孩子们喜欢的
还有，舞台，不必担心
他们呐喊一声
天地为之久低昂

至于，我
一直站在台下
笑着
没心没肺地笑着
微风吹过我手心
替我把每一次掌声
送给他们

立夏之后


